
《悖论研究》序言 

 

 

这是一本“写”了近十年的书。 

大约在 2004 年，我接到一个会议邀请，出席一个有关悖论的学术研讨会。在准备会议

论文的过程中，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从悖论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期待什么．．．．．．．．．．？当时

中国的悖论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关注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而对其他众多的悖

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二是集中关注如何解决悖论，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

悖论，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我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经过一番思考，我对上

面那个问题的回答是，悖论研究至少应该做以下事情，或者注意以下要点： 

（1）史实和现状的清理：历史上已经提出了哪些悖论？其中哪些已经获得解决？哪些

尚待解决？最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清单。 

（2）对历史上的那些悖论已经提出过哪些比较系统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其中哪些比较

成功？哪些颇为失败？它们各有什么优势和缺陷？这件工作既是史实的清理，也是理论的思

考。 

（3）在先前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提出关于悖论的哪些新见解，发现哪些新悖论或

悖论的新类型，提出何种解决悖论的新方案？它们对于相关学科有什么样的建设性作用？ 

（4）由于悖论类型众多，表现形式繁杂，我们不太可能找到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

有悖论。因此，对于悖论比较明智的态度是：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再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度

概括，找出比较具有一般性的解决方案。 

（5）悖论既不能一揽子解决，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考会不断发现新的悖论，

它们或许有新的产生机制和作用机理，加上已经提出的各种悖论，它们一起不断要求我们去

做新的思考和探索。 

（6）对悖论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理智操练，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培养一种思维态度。

我当时脑袋里冒出一个比喻：“悖论：思维的魔方”，它现在成了悖论普及版的书名。从对

悖论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培养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一种适当留有余地的态度，一种适

度宽容的态度，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它们正好是教条主义和独断论的反面，也正好

是大学教育最应该传授给学生的。 

正是从最后一点思考中，我当时产生一个想法：“悖论研究”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门

通识课程；在网上搜索，发现已经有不少国外大学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立即着手向北京大

学教务部门申请，开设一门全校通选课“悖论研究”，获得批准；并准备撰写教材，2008

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同年被批准列入“北京大学教材建设立项”名单，2009

年被批准列入“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大约在 2005 年和 2007 年，我先后两

次在北京大学开设这样的通选课程，但由于下面三个原因后来停开了：一是悖论十分复杂，

但手头没有一本可用的教科书；由于自己头绪太多，承诺太多，事情太多，自己的悖论书迟

迟没有写出来。在没有相关教材的情况下，我自己讲起来和学生理解起来都很费劲；二是我



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悖论研究计划，认为它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故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也不时催促提醒；我近些年在国内多所大学做过多次悖论讲演，

有些读者也不时来信追问，我的悖论书出版没有，何时出版。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下定决心，

于 2013 年 10



赵震：第五章第五节“对语义悖论的新近研究”； 

王海若：第八章第四节“布洛斯逻辑谜题”； 

刘靖贤：第十章“决策和合理行动的悖论”； 

刘叶涛：第十一章第二节“道德悖论及其解读” 

刘靖贤：第十三章第三节“次协调逻辑与严格悖论” 

我的博士生彭杉杉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校对了本书清样，纠正了一些错讹，使本书质

量得以改进，并帮助编撰了“名词索引”，特此致谢！ 

最后，我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的耐心等待，以及他在编辑过程中所显示

出的专业水准和判断力。 

 

陈  波 

2013 年 10 月 30 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 

 


